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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个人口只有100多人的小村庄，却酝酿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份宣言；一张有18个红
手印的契约引发的蝴蝶效应，却演变成了一场惠及亿万人的改革巨浪。历史事件的重大价值和深远意
义，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彰显，经历实践的检验愈益明晰：197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134元，2017年，这一数字猛增到13432元，后者恰好是前者的100倍！这一切的源头，正是在那个叫
小岗的安徽小村里。

习近平总书记曾盛赞小岗村的壮举：“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
国改革的标志。”经历了40年气势磅礴、风驰电掣的发展，中国农村已站在了全新起点，正沿着全面小康
的大道疾驰。小岗之路，就是中国改革之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重温“小岗精神”，回望小岗和中
国农村改革的来路，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极强的针对性。

图为小岗村按有十八个鲜红手印的分田到户契约。 (资料图片）

1979年秋，分田到户后的小岗村迎来大
丰收。 （资料图片）

“小岗村当年的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
一声春雷”——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安徽小岗村“当年农家”院落的大
包干签字室时这样为小岗点赞。

40 年前的这声春雷，冲破思想桎梏，唤
醒沉睡大地。也正是从那一年起，中国共产
党领导亿万民众，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决定
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变革。40年来，作为中
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随着改革的脉
动，见证了中国农村的一次又一次发展跨越。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到本世
纪初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再到如今的土地“三
权分置”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领
跑、有追赶、有同步，小岗村可谓是完整参与了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每个阶段。

按下红手印 搞起“大包干”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
以后能干，每户保证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
部坐牢杀头也甘心，社员们也保证把我们的
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步入位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
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展墙上那放大
的按有十八个鲜红手印的契约。契约内容寥
寥几十字，却震撼人心。40年前，这一纸红
手印，成就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
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这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村庄。1955
年成立互助组时，因地处岗地，起名“小岗互
助组”，小岗由此得名。1978年前的小岗村，
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供应，花钱靠
救济，生产靠贷款。当时的小岗是梨园公社
严岗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泥巴房，泥巴床，泥
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
逃荒。”这句当年小岗人讨饭所唱的凤阳花鼓
词，真实反映了那时的生活状况。

那时的小岗有20户人家，共115人，耕地
1100亩，但适种面积只有300亩。大包干纪
念馆里的图片，清晰地记录着小岗人当年的窘
迫。1976年的小岗，每人每天只有6两多的口
粮，一个壮劳力辛苦一个月赚不到3块钱。“那
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生
产积极性很低，社员普遍消极怠工。”大包干带
头人严宏昌介绍，自1957年开始，全村年年吃
国家供应粮，很多时候一年要吃11个月。

29 岁的严宏昌当上生产队副队长的
1978年，凤阳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粮食
几乎颗粒无收，农民们更大规模地外出讨饭。

穷思变，变则通。在那个后来人尽皆知
的夜晚，村西头一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严
宏昌、严金昌等18个衣衫褴褛的村民就着微
弱的煤油灯，酝酿着一件惊天大事。“一家妻
儿老小，几天不烧锅。我父亲饿得就想吃一
口芋头干，但我弄不来。”严宏昌说，为了活
命，大家起誓，瞒上不瞒下，瞒外不瞒内，把田
地分到各家，搞起了包产到户。他们冒死在
契约上留下了红手印。如今，这张10多厘米
见方的纸片原件，作为改革开放的珍贵物证，
静静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按手印的这 18
人中仍然在世的还有10人。

就在那晚，他们连夜将生产队的土地、耕
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
干”。严宏昌一家分得近30亩地，没有人再偷
懒，一家老小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干活。1979
年春节前，分到田地的小岗人想的不是怎么过
年，而是扛起锄头、挑着牛粪，争着比着往自家
的田里跑。第二年秋收后，严宏昌家里稻谷、
花生、红薯堆得到处都是。小岗村里没人羡慕
他，因为家家都丰收了。

这是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中至今仍然
有据可查的史实：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贫瘠村
庄一直饱受饥荒之苦。但到了1979年，如同
释放了魔力，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之前的每
年的3万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万斤，相
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

分田单干在当时并不符合政策，严宏昌
明白，这件事弄不好就得坐牢。小岗人咬紧
牙关死守着秘密，却不知这与以往大不相同
的干活劲头泄露了“天机”。很快小岗分田到
户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公社、县里的调查
一个接着一个，要求他们必须重新合到一
起。可小岗人铁了心要单干，哪怕不给贷款、
不给农资和种子也不屈服。此后，不断传来

反对“大包干”的声音。包产到户有着极大的
争议，国家会怎么看、怎么办？严宏昌他们内
心很忐忑。

在如今已年近七旬的严宏昌看来，小岗
改革的火种得以幸存，得益于当时安徽省委
的支持，特别是随后党中央的肯定。他回忆，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专门来到小岗
村考察，看见家家粮满囤，户户谷满仓，很是
高兴。在严宏昌家开的座谈会上，万里对村
民们说：“大包干只要能增产，不仅今年干，明
年还要干，允许你们试5年。”4个小时的座谈
让干部群众吃下了定心丸。“要吃米，找万
里”，这句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
广为流传的话，与万里对小岗分田到户的支
持密不可分。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
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
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
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今天的小
岗村民文化广场上，一本摊开的《邓小平文
选》雕塑镌刻着这一讲话。这段话出自邓小
平同志 1980 年 5 月《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
谈话。从那时起，有关包产到户的争论在全
国范围内停了下来。

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
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
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
持稳定，大包干从此有了全国“户口”。

在小岗人按下红手印前后，四川、甘肃、
河南等多地农民也在想方设法摆脱体制痼
疾，探索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安徽，凤阳县马
湖公社实行“包产到组”，来安县、天长县一些
公社建立“联产计酬”等责任制，肥西县山南
公社小井庄干脆把地分到各户“先干一年再
说”……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90%以上的
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
俊回忆说，从1982年到1984年，中央连续3
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包产到户和包干
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此后，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农民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后来凤阳人把“大包干”编成歌谣，成为闻
名全国的《大包干》歌：“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
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
自己的。”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全国各地的人们
蜂拥而至，纷纷来学习“大包干”经验。到1984
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
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
800斤，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记者旁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分田到
户是农民的首创，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
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改革就是在“无
人区”探路，小岗村以18个红手印标记了一

个村庄在中国改革史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当
然，小岗人也要感谢时代，感谢邓小平同志和
万里同志这样的改革倡导者。

三按红手印 留住带头人

1993年，作为“小岗二代”的严宏昌之子
严余山、严金昌之子严德双、关友江之子关正
景相约到广东沿海打工。他们一下子便被城
市里矗立的高楼大厦、夜色中闪烁的霓虹灯
所震惊，严余山跟记者回忆说：“那是小岗人
从没看到过的景象，深深感觉自己落后了。”
1995年，严金昌全家合力给儿子盖了一栋二
层小楼，这在全村算是很早的。不过，从平房
到楼房的转变，小岗人慢了些。

在首创“大包干”后，小岗村的经济发展
在一段时间里却滞后了，村民增收乏力。那
时，乡镇企业发展如火如荼，不少农村地区快
速壮大集体经济，村民率先致富。而此时的
小岗，躺在“大包干”的功劳簿上，存在小富即
安的思想，对外界的支持产生了依赖感，奋斗
精神日渐不足。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一位长期跟踪调研小
岗村的专家为记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小岗
村较偏远，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欠缺，村民缺
乏一种凝聚力、向心力，再加上贫穷导致的不
重视文化教育，村民受教育水平整体低下，使
其摆脱小农意识的难度大，合作意识不足，闯
市场的能力比较弱。此外，最关键的是，那时
候的小岗缺乏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领导
核心，缺一个好的带头人。

1997年11月，在外界牵线下，江苏省张
家港市长江村与小岗村东西经济合作共同发
展工程启动。对小岗村村民来说，最关键的

有两件事：长江村投资20万元支持小岗村农
业产业化发展；长江村出资，小岗村出工，共
建友谊大道。至此，一条宽 22 米、长 1 公里
的水泥公路友谊大道诞生。在之后很长一个
时间段，这条大道成为小岗人跟外界联系的

“主动脉”。
2000 年，小岗村挑选了 20 多个年轻人

到长江村学习技术。2001年，长江村润发集
团在小岗村投资建设占地80亩的高标准葡
萄示范园，在示范园的带动下，小岗村不少农
民都种植了葡萄，总面积达450亩。这是经
小岗村农民自愿、有偿流转而兴起的第一片

“试验田”，小岗人迈开了现代农业结构调整
的步伐。

小岗立足“农”字，但也要试水办企业。严
余山试图续写他父亲当年的“创业梦”。不过，
对他来说，回乡创业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
2000年，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回到小岗的严
余山在村里办了加工厂。企业红火了不到半
年，就遭遇“滑铁卢”：瓶盖厂、电表厂接连夭折，
50万元投资变成了一堆不到两千元的破铜烂
铁，“我当时还不知道有‘投资环境’这四个
字”。遭遇挫折的严余山失望地离开小岗村。

当时有一组数字令小岗人感到压力：
2002 年，山西大寨村经济总收入突破 1 亿
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河南南街村
在1.7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年产值 14
亿元的奇迹；而此时，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
2100元，离小康标准相距甚远。“羡慕那些明
星村，更羡慕他们有好的带头人”，这是当时
多位大包干带头人的心声。

针对小岗发展的瓶颈和群众的期望，上
级党组织向小岗村派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从强班子开始着手解决小岗村发展慢的问

题。在以第一书记沈浩为代表的村两委带领
下，小岗从一度迷茫中奋起，发扬“大包干”精
神，再度开启新局面。

“既然来了，还后悔吗？要退缩吗？绝
不！我相信小岗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群众是
不满意现状的，是想改变的。有了这一点，就
是做好小岗工作的基础。”沈浩在2004年2月
22日的日记中写道。作为安徽省财政厅的一
名干部，沈浩当时39岁。2004年，他被选派为
安徽第一批下派农村干部，赴凤阳县小岗村任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为期3年。

在来到小岗村后的第一次支部会议上，
沈浩指着账本上的“3万元的集体欠债、全村
人均收入2300元”的字样，掏出心里话：“小
岗村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一夜越过
温饱线，20年没跨过富裕坎。小岗一定要发
展，不发展不行啊。”

走马上任后，沈浩走进家家户户聚拢民
心，跑遍沟沟坎坎了解村情。他花两个月的时
间，把全村100多户人家挨家挨户跑了个遍，
与大家促膝谈心：小岗村只有发展才能富裕。
他带着36个村民去几个当时著名的先进村参
观，一路走一路讨论：与先进村比，我们的差距
在哪里？“当时考察完后，大家都觉得很惭愧，
小岗落后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就开会讨
论，下决心招商引资办工厂。”严金昌说。

沈浩清醒地认识到，小岗不具备其他发
达地区农村改革典型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经济
条件，小岗发展只能立足村情，因地制宜，绝
不能生搬硬套别人的模式。他为小岗制定了
发展现代农业、开发旅游业、招商引资办工业
的“三步走”思路。

沈浩在小岗村开展土地流转的第一个项
目，是建立 200 亩的养猪场，很快见到了效
果。此后，他带领农民发展黑豆、蔬菜和甜叶
菊种植；新建了大包干纪念馆，“当年农家”景
点和农家乐餐馆，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
不断招商引资，小岗面业、乡村培训中心、从
玉菜业等企业签约落户小岗。就这样，农业、
旅游、工业一步一步发展起来。

他还首创了大学生民兵连。2005 年 6
月，当12名大学生陆续走进小岗村并加入了
民兵组织的时候，小岗村民兵结构和务农队
伍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学生民兵在小岗村建
起了双孢蘑菇大棚基地，当年收入达42万元，
吸引了附近农户加入。

2006年，严余山第二次回到小岗村，注
册了安徽小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他的回归
是应沈浩的邀请。上次离开小岗是在2002
年，此后严余山看到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
成功，瞄准基础设施建设的商机，次年6月便
转战上海，做起建材贸易。这一次，严余山取
得了成功。他的成功吸引了沈浩的注意，真
诚邀请他回乡创业。严余山又在小岗开设了
公司，坚持了3年，主要做节能产品。

沈浩带领小岗推进改革发展致富，让小
岗的面貌变了个样，人气大振。2006年，小
岗村人均收入超过 5000 元，这是沈浩任职
的第三年。“好带头人来之不易”，抱着这样的
想法，严金昌和当年的伙伴们又凑到了一
起。这些当年连坐牢都不怕的人，这一次却
担心沈浩走，他们说怎么也要把沈浩留下。
这个当年以18个红手印揭开中国农村改革
大幕的小村庄，再次摁下一纸的红手印，他们
要留住沈浩。几天后，一纸摁着98个村民红
手印的“请愿书”递到了合肥，请求让沈浩在
小岗再干3年。

2007 年 10 月，沈浩和村两委聘请安徽
省城乡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凤阳县小岗村新
农村建设规划》。规划涵盖了村域主导产业、
村庄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
各方面。

在沈浩的第二任期里，大学生民兵得到
新的发展。2008 年 3 月，滁州市委、市政府
和滁州军分区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内举行
了“小岗村大学生民兵班”成立仪式，苗娟等
9 名大学生庄严地进行了入队宣誓，并在决
心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宣告中国农村第一
个大学生民兵班——“小岗村大学生民兵班”
诞生。当时的报章评价说，这走出了一条“当
新民兵、做新农民、建新农村”的路子。

2008年，村内标志性的改革大道正式通
车。这一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6600
元，高出凤阳县农民人均水平2000多元，比
安徽省人均水平高出39％，是沈浩初到小岗
村的3倍。

转眼就是2009年秋，沈浩的第二个3年
任期又要期满了，小岗人再次坐不住了。严
金昌试探着问：“说实话，你还愿不愿留下
来？”沈浩笑了：“只要你们欢迎，我愿意一辈
子留在小岗！”9 月 24 日，小岗村又摁下了
186个红手印，要求再次挽留沈浩，在他们给
安徽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的信中写道：“国
家政策再好，没有一个好的领头人是不行
的。而沈浩同志正是我们小岗村的一位好的
领头人。请求省委组织部、财政厅把沈浩继
续留在小岗村……”这纸红手印，寄托了小岗
人富起来的梦想。 （下转第十四版）

2018年2月份，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金
昌展示集体资产股份分红红包。郭如亮摄


